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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与城市规划
Happiness and Urban Planning

0  引  言

2010年后，国内对“幸福”的研究突然

火热。各行各业的八路神仙，对幸福观、幸

福感、幸福权、幸福城市和幸福社区等均

有涉猎，相关论文达数百篇之多。看着热

闹，不亲自涉足一下，总如隔岸观火。真的

动起笔来，才知水深火热，展开了就难以

收场，以至于不得不做个夹生饭交差，无

法全身而退。

1  关于幸福

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定义。有人

把它与家庭、事业、金钱联系在一起，这是

一种外在的幸福观。但是，即使把所有好

东西都加在一起，仍然有人感到不幸福，

因为物质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对于贪得无

厌的人，只要还缺一样东西，虽然不一定影

响到死活，但是别人有自己没有，就会感到

不舒服。不舒服就不幸福，很简单。

另一些人转向内部找原因，追求心的

平衡。宗教大概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如今

宗教的形式已经淡化了，但人对心理安慰

的追求不会丧失。归根到底，幸福是一种

心理的感觉：完满、无所缺、无所憾。要获

得这种感觉，一是求诸外物，一是求诸内

心。既然外物的追求永无止境，那就调整

心态，设置合理的心理预期，给自己一个符

合实际的定位，设定适合于自己的标准。目

标设定得过高或过低都不能让人幸福。太

低了得来全不费功夫，就不会珍惜。太高了

无法达到，成功的喜悦也无从体验。而当

目标经过一定的努力能够实现，幸福的感

觉也就回来了。

因此，要取得幸福，重要的就是让欲

望和能力相配。包括两条途径：一是对自己

最为看重的的资源拥有支配力，不管它们在

别人看来多么微不足道；二是实现自己目标

的行动力，即使在别人看来这目标很低俗，

行动很笨拙。这两种力，是体现生命活力的

基础，也是幸福的源泉。比如对魏晋名士来

说，即使物质上贫穷、仕途上失意，但有了自

己认可的替代资源，如一丝清风、一弯明月，

甚至仅仅是一张破榻、一缕陋衣，仍然可以

因满足而幸福。总之，幸福是一个和物质相

关、但又不完全受物质左右的心理感觉，它

同时和人的心性、品格相关。要体验幸福，

必须拥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掌握一定的

资源，善于取舍和分配，从而实现一定的目

标，进而获得心理平衡的能力。

2  城市的幸福在哪里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城市发展很快。人口越来越多，建成区的

面积越来越大，形象越来越光鲜，功能越

来越丰富。人们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交

通越来越便捷了。然而，幸福感却没有成比

例地提升，各种怨言不绝于耳。为什么会这

样？城市的建设出现了哪些问题，城市规

划又有什么缺失？

幸福感有两种，绝对的和相对的。绝对

幸福感来自于自身生存的需求，基本上是个

恒量，如吃饭的温饱，穷人富人没有根本的差

别。相对幸福感，则是在自己和他人比较的

过程中难以捉摸的变量。攀比心理，让人们即

使实现了个人的目标价值，却仍然在社会公

认的目标价值前感到阙如。既然幸福是一种

心理感觉，那么它就如同各种感官感觉一样，

有一种转瞬即逝、无法完全把握的特性。人

心不会满足于一个目标、停留在一种状态，不

管它是盛唐的磅礴还是两宋的繁华。

城市既然不能约束人心的改变，就必

须适应它。然而，砖瓦建成的城市怎么能跟

得上人心变化的速度呢？因此，从本质上

说，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让人感到完全满

足。虽然如此，仍然可以让人感到幸福，只

要让人感到有希望，能够在这里实现自己的

价值。如古希腊哲人所说，人们为了生活来

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而留在城市。很多

调查显示，城市并不比乡村更让人满意。城

市提供给人的生活环境，确实没有乡村那么

平静而富有诗意。人们大多是一边咒骂着城

市，一边死乞白咧地留下来。为什么？因为城

市虽然让人感到一时的无奈、憋闷甚至痛

苦，但是同时带给他一个更宽的视野和更高

的生活目标，让人生有更高的追求，生命的

活力被激发出来了。富有是一种幸福，了解

天地之大、能人之多，知道自己所缺，也是

一种幸福，知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来自

视觉和感官，而是发自生命本原的、一种对

生存和竞争本能的新鲜而强烈的刺激。

城市的幸福，就在于推动人的生活不

断从低层级走向更高层级，而不是固守在

一个水平线上。城市的人不会轻易满足，

因为总有新鲜的刺激。满足是一种幸福，

不满足也是一种幸福，而且可能是更高、更

深层次的幸福。然而，城市规划也许需要

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清晰的界定，以免完全

被相对幸福感牵着鼻子走，以致最终丧失

了自己的根本使命。

3  幸福城市的层级

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述，在

满足了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之后，人们会

对社会交往、尊重和爱、直至自我实现有更

高的追求。只有在所有不同层次的目标都达

到、无所缺失、进而登上了最高层次的顶峰

以后，才能说是真正达到了幸福的状态。城

市，由于其系统的复杂和高级程度，比乡村

能够更好地帮助人达到自我实现。这个过程

复杂而漫长，必然经过很多曲折和痛苦。因

为，食物、住房等基本层次和社交、生产等

更高层次需求的空间和设施，分属于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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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档次和级别，却要同时占用有限的城市

空间，如何腾挪空间、安排次序，就成为一

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刚刚跨入较

高水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初始阶段。

首先，由于人口大量涌入，房地产投机

现象严重、收入不均，很多人基本的居住生

活权利无法得到满足。蜗居、蚁族、城中村

的出现，成为社会的痛点。如果基本的立足

之地都难以找到，自然谈不上有幸福感了。

一旦满足了住房等基本需求，人们就

获得了一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但是，马上

人们就需要更好的交往环境，以便融入社

会。为此，社区的建设、老年医疗设施的完

善、交流交往空间的塑造，就成了顺理成

章的举措。而这些，很多受到资金、用地、

管理、安全等方面的限制，也捉襟见肘。面

向广泛大众的设施无法充分提供，漂亮气

派的设施大多集中在高档社区、娱乐区中，

因收费过高而让常人难以企及，低收入阶层

被拒之门外，全面的社会交往难以实现。

在交往能够顺畅地发生之后，又产生

了获得尊重的需求。为了实现尊重，就要消

除社会不平等现象，让人们生活在符合自

己社会地位的区域，既通过身份的表征来

实现自我尊重，也让不同类别的人们彼此

尊重。为此，早期出现的富人区，就变成了

让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设施，虽然实现了

少数阶层的自尊，却伤害了其他大众的自

尊，让人们平等、自由、作为城市主人的感

觉丧失，人的自尊也难以完全实现。没有自

尊，更高水平的幸福感也就无从实现。因

此，面向特定阶层的单一功能分区不再符

合社会发展潮流，混合功能成为更受欢迎

的选择。而城市要想在一夜之间消除隔离

与歧视，又是很难的事情。

在实现了人的自尊之后，进一步，城市

还要满足人自我实现的需求，包括心理的

平衡和生活的圆满，以及自身创造力的全

面发挥。表现在对创造的渴望，对回忆、想

象、沉思的需求等。这样的城市，应该充满

想象和记忆的成分，让人们的情感有所寄

托。为此，城市的景观保护、历史文脉、个

性空间，就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城市的

快速发展，让很多这样的地区被清除掉，

人们的回忆没有物质空间的依托，从而造

成心理的失落，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幸福感的实现。

上述五个层级的需求，缺一不构成最

终的幸福。幸福需要无所缺漏的圆满。因

此，如此，要想体验和创造城市的幸福，无

法一步登天，必须一步一步地逐步实现。

4  幸福需要良性累积

既 然 城 市 越 发 展，为居民提 供 的 设

施、满足的需求越多，应该幸福感越高才

对。但是回过头来看，城市发展这么多年

来，人们心理上的幸福感还是提高有限。

究其原因，是我们的城市，还没有养成一个

良性累积的机制。反之，或是新的发展建

立在毁灭已有成就的基础上，从而让积累

始终从原点做起；或是每当塑造了一个积

极的进步之后，就同时制造了一个消极的

副产品，让它与所得的进步相互抵消，结果

让新的幸福增量化为泡影。比如，开发了新

的居住区，却把原来的历史街区拆掉了，而

没能把原有的全部文化、社会价值充分融

入；攒几年钱买了车，路却越来越堵，有车

的好处被抵消了；千辛万苦买了房，空气却

越来越糟，窗户都不敢开，有房的好处被抵

消了。总之，缺乏良性累积的发展模式，让

我们获得的很多，失去的也很多，幸福感

很难逐步稳固地提升。

人们对这样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以

为是 发 展 必 须付出的成 本、成长 必 须经

历的阵痛、原始积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残

酷。总之，所有的付出和痛苦都被解读为

无奈的必然，包括城市发展过程中记忆的

丧失也再所难免。于是，当旧有的城市空间

肌理被无情地剔除，城市变成一个无法承

载旧日记忆的躯壳，人们也只能无奈地叹

息，希望时间能淡忘记忆。

然而，这样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的

把戏。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付出成本，而在

于付出什么样的成本，是否合理。一些成

本，是失去了也理 所当然的，是物有所值

的、必须的，如必要的劳动、汗水、智慧和

金钱。然而，另一些成本，却可能既是发

展启动的基础，又是长期持续发展的催化

剂，甚至是发展最根本的目标。

原本认为无足轻重的，在发展过程中

受到损失和毁坏，一旦失去，却发现它其实

非常珍贵，不可或缺。如水、空气，这些原

本认为不具备价值的公共财产，却在城市

污染到了让人无可忍受的时候，变得稀有

和珍贵，不仅成本成倍提升，甚至变成了决

定城市生死的决定因素。

所以，城市建设过程中牺牲的东西，

并非如曾经想象的那样无足轻重。而当它

们失去了，好不容易获得的东西却往往变

得如同鸡肋。为什么？因为发展需要良性的

累积，新旧之间也需要共存共生。高级的

住房不能代替干净的水和空气，良好的社

区不能剔除历史的足迹，它们必须同时存

在。优雅的环境需要累积，幸福的感觉也

是需要累积的。就像五个层级的需求，不

是实现了高一层级的需求，下一层级的就

可以弃之不用。相反，下面的层级仍然存

在，与高级层级同时起着作用，不可或缺。

而我们的发展方式，却让这五种层级处在

无法同时实现的状态。长期以来，我们采

用了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思维，认为新的必

然要取代旧的，旧的注定要遭到淘汰。我

们理解的心理层级，是交替出现的。而事

实上，只有高低层级的同时并存，才是一

个圆满的幸福。

没有良性累积的城市，常常让居民感

到无奈甚至绝望。他们可以靠努力获得一

些东西，而失去的却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

后者是城市整体的、系统的、制度化的问

题。也就是说，个人拼搏努力所获得的成就

感、幸福感，被城市这个我们身在其中的巨

型怪物吞噬掉了。这不是一个良性累积的

城市，而是一个自我消解的城市。在发展自

身的过程中，城市借用了居民个人的合力，

却因为没有良性累积，而没有对居民的个人

需求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个人的、前人的努

力，处在被后人、他人所抵消的过程中。

城市无法形成一种合力，个人的幸福

就 无 从谈 起，而集体的幸 福感 也 无 从实

现。毕竟，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不是

单靠个人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城市社会，应

该是所有物质空间和所有人的知识理性的

混合体，能够反映大多数人的诉求，是他

们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个努力，不仅是一代

人，而是好几代人的成果累积。不会累积

的城市，幸福的大厦也不会有多壮观。

5  幸福不应该那么飘渺

在这样不断自我抵消的过程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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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物质上极大丰富了，幸福仍然处在一

个似乎可见、却又难以企及的远处。城市

为什么总是 无法兑现它允诺 给居民的幸

福？也许是长期的传统文化心态使然。中

国文化自古就贬抑现世、世俗的快乐。道

教的神仙仙境、王母瑶池、蓬莱仙岛，佛教

的彼岸福地，都离世俗很远。现世的快乐

诉求，被斥为消极、堕落的生活方式。南北

朝时期的名士风度，也不过是政局混乱时

的一种逃避罢了。

于是，幸福被解读为为了远大未来而

压抑自己的一种忍耐。这也就是为什么虽

然城里的人们生活很压抑，却始终有一种

深层的幻想，顽固而坚强地存活在心里，

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于是，幸福

成了一件漂亮的新衣，冷不冷、硬不硬、舒

服还是难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看

着是否好看，是否叫好，是否惊艳。自己身

体的感觉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的目光。

或者说，个人的状态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社

会的位置。城市也是一样，外在的景观已

经光鲜靓丽无与伦比了，而支撑着日常生活

柴米油盐的基础设施却常在自然灾害的侵

袭前无计可施。人们总是认为，必须用个人

的、今生的忍耐作为赌注，换取集体的、下

一代人的幸福。

然而，真正的幸福，还是要落实到每一

代人、甚至每一个人的身上，否则永远是好

看不好用的空中楼阁。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

个阶段，需要更细腻地关注更具体的一个

人、一代人，关注他们的细微感受。这就需

要对不同时代人群的心理行为特征有更深

更准的把握。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特定的生

活时代。这个时代里，从童年到老年的生命

周期中体验过的各种空间，对他来说都具有

特别的意义。虽然这个意义具有很强的个人

性和时代性，从而让城市在发展与规划中如

何积累和取舍面临两难的困境，但是这个问

题不解决，幸福就无法真正落实。

比如，笔者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

人，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却面临着丧失

童年生活场所、让心灵记忆无处归依的窘

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牵涉到城市规

划如何处理具有政治意义的空间的问题。

笔者的童年，正逢文化大革命那个动乱的

年代，每日玩耍的地方，是单位大院、工厂、

供销社这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空

间产品。后来改革开放，受到市场经济的冲

击，让这些场所很快地没落、遭遇拆毁和转

型。原有的那些红砖房、大烟囱等我们熟悉

而亲切的地物、地标，作为旧体制的代表，

颇不受待见，被迅速地清除掉了。然而，这

些地方虽然政治上不符合潮流、建造技术

和艺术上不够水准，却是我们这一辈人所生

活的地方，承载着我们的童年欢乐。它们的

存废，也在更细腻的意义上关涉到我们的幸

福。如果人的生命是一个整体，那么作为有

情感依赖的人，与他生命相关的物质环境也

应该相对完整，才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满足

他的想象和回忆。对任何一代人来说，能够

回到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去回味一番，都是一

种莫大的幸福。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

有这个福分了，因为我们失去了一种可以置

身其中进行回忆的空间。那么，城市究竟该

如何处置这些对特定人群有积极意义的空

间，才能带给特定个人和整个社会以更高的

幸福感呢？虽然看似一种奢望，但似乎还是

有值得细细探讨的地方。

从理论上说，一个真正让人有幸福感

的城市，应该对人在不同时间段的各类正

常的经 历和情感给 予更为细致 入微的关

注，让人的心理变化得到更好的适应。应

该兼顾到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段、不同时

代的人，让他们在物质、社会、心理层面的

诉求能够同时得到满足，让由此获得的幸

福感渐进累计，避免陷入自我矛盾、自我抵

消的怪圈。

一 般 来说，只 要人 获 得 的比失 去 的

多，幸福感就不会降低，而是增加。这一

方面是出于得失的对比，另一方面是由于

忘却的本能。由于现实的限制或欲望的驱

使，人们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新的收获对象

上，而忘却原有的、失去的东西，以此减轻

失去的痛感。然而，忘却不是单向的、无法

返回的，在一定阶段，回忆会帮助人们重

新记忆起过去的生活环境或拥有的物件。

这些，能给人带来两方面的感觉：痛苦或

甜蜜。这两者都可能成为幸福感的来源：

回忆中感觉到痛苦时，会感觉到现实的幸

福；感觉到甜蜜时，更是会把回忆中的过

去作为对现实的救赎。

一个幸福的城市，应该让一个人、或

者至少一代人的回忆能够得到响应，无论

是通过物质的还是虚拟的方式。

6  结  语

幸福感的高低，与我们当前城市的发

展阶段直接相关。得不到幸福感，是发展

型城市规划面临的常见问题，这个问题是

内在的，因为它所对应的，是人的基本生

存状态，难以顾及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

只有当跨过这个阶段，发展到改良型、优化

型、创意型城市规划的阶段，才有望得到

根本的解决。然而，不应该消极地等待。任

何一个阶段的城市，都有让人感到圆满、

幸福的潜力，世界上一些贫穷而快乐的国

家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没有理由把

感受幸福的权利无限推迟。

今天探讨幸福的问题，是因为城市规

划已经从一个单纯追求效率的时代，转向

了一个全面追求幸福感的时代。从现代主

义开始，城市规划关注的是生产，首先是生

产的量，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当量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追求城市生活

的质。1960年代以后，进入后现代主义时

期，人们开始关注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对

历史和个性的认同。大批量的复制、模式

化的生产开始遭到怀疑和厌弃，人们希望

重新找回内在的价值观和个别的特性。

归根到底，质和量，都是对象、外在物

的问题。当质和量的问题解决了，如何关联

外物和人心，让人的感觉真正得到改善，又

成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连着另一个问题，

让幸福的难 题 永远 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

决。无论外在物多么先进甚至完美，它和

人的心理目标之间仍然有一道难以弥补的

裂痕。这本身就是人性造成的一道难题。

既然幸福如同海市蜃楼，看着很近、

却难以把握，那么是应该继续等待，还是

需要调整心态，按照心灵鸡汤的说法或阿

Q的精神胜利法，假想着幸福就在身边？ 

幸福感的问题，究竟是不是一个无法验明

的问题？是不是城市的一个伪命题？能不

能成为规划的一个目标？和我们惯常追求

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有什么关系？都还值

得继续深入地探讨。

收稿日期：2015-02-01

（责任编辑：李方）




